
 

 

華嚴專宗學院大學部第六屆畢業論文 

華嚴五祖與帝王之關係初探 

指導教授：陳一標老師 

學生：釋天行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 1 - 

研究動機與目的 

華嚴宗在唐代，是一個成長相當迅速，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廣為大眾所接受

與信仰的一個佛教宗派。尤以高祖以後至武宗以前（除了玄宗、肅宗以外）的幾

位皇帝在位期間，華嚴宗一直相當穩定地成長與發展，建寺、譯經、講學、著作

等弘法活動，順利地在唐朝盛世流行，並逐漸開展成為中國的八大宗派 1

然而，若同意「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之一。

這成就，自然當歸功於華嚴宗祖師們的大力弘宣與推廣。 

2

筆者有鑑於現今社會之亂象，不管任何事、任何舉動，只要是公眾人物所為，

輿論總是投以異樣的眼光，外界多方聯想與揣測之語紛紛出籠，即使是一國之

君，也無法倖免。所以，筆者希望本文能夠僅就單純的信仰層面：先以考察華嚴

五祖弘化事蹟和唐代帝王之關為主，配合二十四史中之唐史為輔，再參考現代學

者之研究成果，來加以探討。 

，則亦不應忽視唐代幾位帝王與華

嚴宗的發展之關連性。於是，就引發筆者探討弘揚華嚴的五位祖師一一法順、智

儼、法藏、澄觀、宗密，與唐朝帝王之關係的興趣。 

筆者將文本所要探討的主要課題，分為五大部份來敘述：第一、考察華嚴五

祖確切之生寂年代，以及生平弘化之重要事蹟；第二、將華嚴五祖生平弘化事蹟，

與諸位唐帝間之連繫，以史實舉證的方式，嘗試予以解析分類；第三、由前述解

析分類的史實中，配合唐史事證，找出唐帝崇佛的原因，探討其是否為正信？或

是迷信？第四、檢討歷朝唐帝大都扶植佛教，何以仍舊造成唐武宗之毀佛？其毀

佛之因緣何在？第五、由大唐諸位帝王之崇信佛教，對華嚴宗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為何？ 

                                                 

1 指律宗、三論宗、淨土宗、禪宗、天台宗、法相宗、密宗、華嚴宗等流傳於中國之佛教大乘八

個宗派。 
2 引自暢耀《華嚴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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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祖年代與重要事蹟之考察 

中國唐代所創立的華嚴宗，一般以為該宗真正的建立是從法藏開始，其傳法

世系是： 

法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 

一、五祖生寂年代之沿用 

有關華嚴五祖之生寂年代，各傳記及史籍之記載，不盡相同，有時竟有四五

種說法。今考證佛教典籍、僧傳、碑銘等之異同，並引用近代多數研究華嚴宗學

者所沿用之年代，一般認為華嚴宗初祖終南法順生於陳武帝永定元年，寂於唐太

宗貞觀十四年（557~640）；二祖雲華智儼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寂於唐高宗總章

元年（602~668）；三祖賢首法藏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寂於唐玄宗先天元年

（643~712）；四祖清涼澄觀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寂於唐文宗開成四

（738~839）；五祖圭峰宗密生於唐德宗建中元年，寂於唐武宗會昌元年

（780~841）3

唐代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共二百八十九年。

華嚴五位祖師中，初祖法順歷經陳、隋二朝，晚年乃處於唐世。二祖智儼活躍的

時期，皆處唐代。其餘的法藏、澄觀、宗密三位祖師，生寂年代都在唐朝。而五

祖宗密則是在武宗滅佛（845）前四年即圓寂。 

 

二、華嚴五祖重要事蹟之考察 

欲了解華嚴五祖之生平弘化事蹟及其與唐皇因緣之相關記事，必先考察五祖

個別之傳記，以便知其弘化之行實。4

（一）初祖終南法順 557~640 

 

                                                 

3 有關華嚴五祖生寂年代之引用，參見陳援菴《釋氏疑年錄》（台北：天華出版社，民 72），p.75、
99、106、139、154。 

4 有關華嚴五祖生平事蹟，參考南亭法師《華嚴宗史略》（台北：華嚴專宗學院教務處，民 83），
p.23-29；以及賢度法師《五祖論著精華》（台北：華嚴專宗學院，民 84）之五祖傳記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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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祖俗姓杜，名法順，史稱杜順和尚，相傳為文殊菩薩之化身。雍州萬年縣

（今陝西長安縣）人。稟性柔和，操行高潔，學無常師。十八歲時，於因聖寺僧

珍禪師處投禮出家。起初為禪僧，後以研修華嚴為志業。著有《華嚴五教止觀》

一卷、《華嚴法界觀門》一卷等，其內容包含了華嚴宗最初的判教說和法界圓融

的思想，被後世追推為華嚴宗初祖。因他曾長期住在於南山，所以又稱終南法順。 

據《高僧傳》中記載杜順和尚之平日行化，說他 

「篤性綿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賊，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胸懷莫二。

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大正 50.p653c） 

他的生平慈悲法化，有不少為人治病、除害行善的感通事蹟和神異瑞事 5

因為德風傳到宮中，隋文帝對他很是信敬，每日供養米三升。唐太宗時也相

當尊崇他的德行和神異事蹟，曾詔請入宮，問治療宿疾的方法。後來賜德號為「帝

心尊者」。皇族及朝中重臣，全部跟著歸依信仰他。貞觀十四年，八十四歲，預

知時至。入寂前，入大內辭別太宗時，昇上太階殿，化於御床上。太宗留在大內

供養七日，並為他建塔於長安南華嚴寺。 

。

是一位實踐的宗教家。德行很高，世人皆稱他為燉煌菩薩。 

（二）二祖雲華智儼 602-668 

智儼，別號雲華和尚，又號至相尊者。俗姓趙，甘肅天水人。英敏特達，穎

悟非常；經書過目，成誦不忘。十二歲時，經父母應允，隨杜順至終南山至相寺

出家。 

智儼向來聰慧好學，四處求教。最後才在至相寺智正門下，鑽研《華嚴經》，

並發願弘揚《華嚴經》中的教義。於是刻苦精勵，遍覽藏經，討尋眾釋。後來從

地論師慧光所撰《華嚴經疏》中，得到啟發，深入領會華嚴別教一乘之地位，和

其中關於法界無盡緣起之思想。繼之由於一神異僧的勸告，淘研《華嚴經》中六

相的深旨而開悟。從而闡發了「十玄門」、「六相義」等思想，奠定了華嚴宗的主

要理論基礎。著作有《華嚴經搜玄記》、《華嚴經內章門孔目章》、《華 嚴五十要問

答》、《華嚴一乘十玄門》等書。 

                                                 

5 有關法順和尚的感通事蹟及神異瑞事，詳見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 134，p.271b，
正面），或其他相關傳記。 



 

 - 4 - 

智儼平日過著隱居生活，不為人知，直到晚年才致力於華嚴經教的弘傳。據

《續高僧傳‧法順傳》中說他「神用清越，振績京皋，《華嚴》、《攝論》，尋常講

說」。6

智儼圓寂後，傳承並發展他的學說的，是華嚴宗實際創始人法藏。另一弟子

義湘

唐高宗經常護持他的講學活動。 

7

（三）三祖賢首法藏 643～712 

，是朝鮮新羅人，學成回國後，於太白山浮石寺傳揚華嚴思想，被譽為海

東華嚴初祖。 

法藏，俗姓康，康居國人。風度奇正，利智絕倫。祖父自康居至長安定居，

法藏後來即出生於長安。十六歲時，曾於舍利塔前煉指，誓悟佛乘。十七歲時，

為了求法，進入太白山，讀大乘方等經典。後來前往雲華寺聽智儼和尚講《華嚴

經》。以後，便以白衣 8

智儼圓寂時，法藏尚未出家，直到咸亨元年（670），法藏二十八歲時，因榮

國夫人楊氏奄歸冥路，武后想替母親廣樹福田，捨宅為太原寺，又想度人出家。

當時道成、薄塵諸大德，因受智儼和尚圓寂前之顧託

身份，在智儼門下，探究華嚴蘊奧，且深得《華嚴經》玄

旨。華嚴宗的基本教義和理論，到法藏時才建立完備。他雖被推為華嚴宗的三祖，

而實際上則是華嚴宗真正之創始者，也是華嚴思想之集大成者。 

9

自唐皇敕成剃染後，法藏受戒及往後其他有關弘法之活動，如翻譯經論、講

經、著作乃至興建華嚴寺、弘揚華嚴思想等等，便一直與皇室有密切的關連，甚

至直接受唐皇護持而促成者甚多。他曾受詔到岐州法門寺阿育王塔迎舍利，及以

經咒法遏除寇虐、祈雨、祈雪等，皆能獲感瑞應。還曾因平叛張易之之亂有功，

受中宗策勳，賜贈鴻臚卿的官職。 

，連狀薦舉，法藏才奉敕

削染於太原道場，並受詔為太原寺住持，上元元年（674），高宗又降旨命京城十

大德為他授滿分戒，賜號賢首。 

先天元年（712）十一月，法藏預知時至，先行亂帝別眾，十四日，於西京

大薦福寺吉祥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三。帝賜誥賻，贈鴻臚聊，絹一千二百

匹，葬事依僧中慣例，其餘皆以官場禮數。後葬於神禾原華嚴寺南，敕諡賢首。

                                                 

6 大正 50，p.654c。 
7 義湘傳華嚴事蹟參見高麓一然《三國遺事》卷四（大正 49，p.1006c-1007b）。 
8 指在家人。 
9 顧託內容曰：「此賢者注意於華嚴，蓋無師自悟，紹隆遺法，其惟是人。幸假餘光，俾沾制度。

卍續 134，p.273a，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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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葬之儀，皆用追寵，典屬國三品格式禮。門人請秘書少監閻朝隱撰碑文，概表

行跡。 

雖然法藏是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武后五帝門師，中宗、睿宗也禮他

為菩薩戒師，中宗還賜號國一。帝王、朝臣都很禮遇他，法藏卻依舊一襲衲衣，

堅持戒行及禪定，致力於弘法利生。 

他一生參預譯場多次，譯出的經論很多，如舊經《六十華嚴》之補闕、新經

《八十華嚴》……等經論。前後共講《華嚴經》三十多遍，其間若有不容易了解

的地方，就以譬喻來說明。經常在講經時，看見祥瑞的徵兆。著述很多 10，主要

有晉譯《華嚴經探玄記》四十卷、《一乘教義分齊章》四卷、《華嚴經傳記》五卷

等約百餘卷（餘詳見其相關傳記）。輪下從學如雲，錚錚嗣法者，有宏觀、文超、

智光、宗一、慧苑、慧英等。另一弟子新羅審祥 11

（四）四祖清涼澄觀 738～839 

，輾轉傳《華嚴經》至日本，

開創了日本的華嚴宗，成為日本華嚴宗的祖師。 

澄觀，字大休，俗姓夏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身長九尺四寸，雙

手過膝，口四十齒，聲韻如鐘，目光夜發，晝乃不眴，日記萬言，七行俱下。十

一歲時，從寶林寺霈禪師出家。肅宗至德二年（757）在曇一大師門下受具足戒。

隱後又從常照禪師受菩薩戒，平日以十誓 12

澄觀是法藏圓寂數十年後，中興華嚴宗的一位祖師。他之所以被尊為華嚴宗

四祖，直承法藏，乃是由於他以振興華嚴為主要目標，力斥慧苑兩重十玄說和四

教說，繼承並弘揚了法藏的五教判釋和十玄教義，與法藏的華嚴思想，一脈相承。

又把禪宗引入教法，開了禪教結合的先河。 

自勵。早年遍訪名山，廣學佛教三藏

典籍，並於外學多方涉獵。大歷十一年（776），遊歷五臺後，住錫大華嚴寺。專

闡《華嚴經》，並為其注疏。有「華嚴疏主」之稱。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奉

詔入長安，參與般若三藏譯場，和般若等人共同譯出四十卷本《華嚴經》。 

澄觀生歷九朝而為七帝門師 13

                                                 

10 法藏之著作湯用彤先生在《隋唐及五代佛教史》第四章（台北：慧炬出版社，民 75），p.208
考證，其所撰現存者二十三部，知名而已佚者約亦有二十餘部。 

，曾多次受詔入宮，為唐帝及群臣開示佛經大

11 參見慈怡《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p.5978b-c。 
12 關於澄觀十誓，在《會玄記》所收《妙覺塔記》之敘述與《法界宗五祖略記》之內容同，而

與《宋高僧傳》異，兩者之比較參見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

版會，1965）p.161。 
13 澄觀所歷九宗聖世為：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九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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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或闡揚《華嚴經》等。曾受封為清涼、大照、大統國師等號，及教授和尚、

鎮國大師、進天下大僧錄之號等。唐憲宗曾賜他僧統清涼國師之號，統冠天下緇

侶，主教門事。不僅文宗從他受心戒，中外台輔重臣，也都以八戒禮向他學習。 

澄觀畢生闡揚《華嚴經》前後五十遍，無遮大會一十五設。著述現今流傳者

有：《華嚴經疏》六十卷，《華嚴經隨疏義鈔》九十卷、《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十

卷等，總共四百多卷。其中有幾部是皇室群臣請述的，如《貞元新譯華嚴經疏》

和《行願品經別行疏》就是唐德宗所詔造。 

文宗開成四年（839）三月六日，付法囑累高足弟子後圓寂。俗壽一百零二，

僧臘八十三。文宗以祖聖崇仰，特令輟朝三日，重臣縞素。並下旨奉其全身塔於

終南山。日後啟塔闍維，得舍利數千粒，明光瑩潤。舌如紅蓮，火不能變。唐帝

敕謚，仍號清涼國師，賜塔額曰妙覺。詔相國裴休撰寫碑記，及國師真儀，奉安

大興唐寺。 

其門下弟子眾多，其中宗密繼承他的學說，進一步發展了他禪教結合的思想。 

（五）五祖圭峰宗密 780～841 

宗密，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成都）人。出身富家，年少時學儒學。二

十歲左右，開始聽習佛典經論，止葷茹素，親近禪宗大德。憲宗元和二年（807），
從遂州大雲寺道圓禪師出家，修習禪法。後來因為讀到澄觀所撰的《華嚴經疏》，

深得旨趣，就前往澄觀門下，求教華嚴數年。他禪教兼學，日後，提出了禪教一

致的理論，統攝佛教內部各派的思想。並會通五教，以化解教內外紛爭。是華嚴

宗第五位祖師，也是荷澤禪的繼承者。因他長期住在陝西圭峰草堂寺，所以學者

稱他為圭峰大師。 

宗密剛開始時，四處游歷。能夠讀到澄觀的《華嚴經疏》，是因為元和五年

（810），游歷到襄漢，在恢覺寺遇到澄觀的弟子靈峰時，所獲贈的，讀後就講給

大眾聽。一直到元和六年（811）才和澄觀通信 14

數年請益後，宗密在元和十一年（816），住在終南山智炬寺靜修，遍覽藏經

三年，也開始著書。長慶元年（821），退居鄠縣草堂寺。前後著有《華嚴經行願

。不久，也就到澄觀門下學習，

深蒙印可，晝夜隨侍左右。 

                                                                                                                                            

而七帝則指自代宗至文宗七位唐帝而言。 
14  有關宗密與澄觀通信之內容，詳見宗密《圭峰定慧禪師遙稟清涼國師書》（大正 39，

p.576c-5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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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別行疏鈔》、《注華嚴法界觀門》、《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等，總共九十

餘卷。 

太和二年（828）慶成節，文宗召見入殿，賜紫方袍，敕號為大德。當時的

山南尚書溫造，曾請問佛法。其餘朝臣及百姓，歸信者多。宰相裴休經常跟從他

學習教法，並深入宗密學說堂奧而作他的護法。 

武宗會昌元年（814）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

四。道俗奉全身於圭峰茶毗，得舍利數十粒，顏色皆鮮明白潤。相國裴休為他撰

寫碑文。至宣宗，追謚定慧禪師，賜塔號青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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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史事舉證試析分類 

以上，大略敘述華嚴五祖之生平弘化大概情形。現將逐條列舉五祖之弘化活

動，與唐代皇室較有關係的史實，並嘗試將它們區分為：請法、感應、加封、護

法、度僧、建寺、譯經、講學、授戒、著作及祖師與皇室政要的交往等十一類。 

一、請法 

請法，可說是為了深入探索佛法智慧大海之舉動。可幫助正確理解佛法，由

迷啟悟，以堅定信仰。 

長安四年冬杪，武后詔法藏大師至長生殿，問「六相十玄」之旨。法藏乃指

殿隅金獅子喻曉之。至一一毛頭各有金獅子，一一毛頭獅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一

一毛中皆有無邊獅子，如是重重無盡，后乃豁然 15。16

代宗大歷年間，一日，詔澄觀大師入內禁，問佛經大旨。澄觀回答條然有緒，

代宗於言下豁悟。遂事以師禮，恩渥彌厚。 

 

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請澄觀大師於崇福寺講新疏。德宗聞其風，

派遣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問佛法大意。 

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聖誕，又詔請澄觀於麟德殿開示《新譯華嚴》宗旨。

群臣大集，師陞高座，說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特

回明詔，再譯真詮。觀顧多天幸，承旨幽讚。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

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剎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

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

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彩，經也。總斯經題之七字，乃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

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

帝大悅，讚曰：「妙哉言乎！微而且顯。」賜紫衲方袍，禮為教授和尚。 

                                                 

15 據《釋氏稽古略》卷三（大正 49，p.821a），武后詔法藏大師至長生殿問「六相十玄」時為長

安元年，與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 134，p.274b，正面）記載為長安四年，年代有

異。筆者以為，雖年代記載有異，而事蹟皆同，應為可信之史實。 
16 此處第貳部份所列舉華嚴五祖與唐帝室接觸之弘化事蹟，若無特別註釋，都可參見清‧續法

《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 134，p.271a，反面－p.278a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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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年間，順宗在東宮，仍為皇太子時，即曾以「心要」遣問於清涼國師。

國師答書上說：「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

然，包含德用。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惟證者方

知。」17

憲宗元和五年，帝詔澄觀大師入內談法。帝問：「華嚴所詮，何謂法界？」

師曰「法界者，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

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有相

不可睹；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

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

來智慧德相，但以妄相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

以真空揀情，事理融攝，周遍凝寂。是之謂法界大旨。」憲宗聽玄談已，廓然自

得。即敕有司，別鑄金印，遷賜僧統清涼國師之號，統冠天下緇侶，主教門事。 

 

二、感應 

感應，是決定信仰的重要關鍵。大部份人由感應入佛法大門。感應愈頻繁者，

信仰愈虔誠，信心愈堅定。 

唐太宗貞觀年間，一日，詔請杜順和尚入內，問曰：「朕苦寒熱，久而不愈，

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和尚唯曰：「聖德御宇，微恙何憂？但頒大赦，聖躬自

安。」太宗從之。疾遂廖。因而賜號「帝心」。 

長壽年間，法藏大師於雲華寺講百千經時，有光明現從口出，須臾成蓋，眾

所具載。延載元年，講至〈十地品〉，天華四散，五雲凝空，崇朝不輟，香彩射

人。 

證聖元年三月，帝詔法藏於東都大遍空寺，同實叉難陀再譯《華嚴》。弘景、

圓測、神英、法寶諸德共譯，復禮綴文，藏為筆受。譯堂前陸地開百葉蓮華，眾

睹禎祥，競加精練。 

神功元年，邊寂拒命，唐皇出師討代，特詔法藏大師依經咒法，遏除寇虐。

藏舋浴更衣，建立十一面觀音像，持准神咒經。行道始數日，蒯城之外，將士聞

                                                 

17 據元，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所錄〈妙覺塔記〉（卍續 12，p.4b，反面）載：順宗問心要之

年為貞元己卯，即貞元十五年（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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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鼓之聲；良鄉縣中，賊眾睹觀音之像。月捷以聞，優詔慰勞。 

聖歷二年，帝敕令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至華藏世界海震

動之文，講堂及寺宇忽然震吼。道俗數千，歎未曾有。 

景龍二年，中夏憫雨，帝敕令法藏大師集百法師於薦福寺，以法禱之。近七

期，遽致滂沱。詔曰：「敷百座以祈恩，未一旬而獲應。師等精誠，均沾法液。」

七月復旱，感驗如初。又敕曰：「慈雲演蔭，法雨含滋。師等熏修，遽蒙昭感。」

由是中宗禮為菩薩戒師，賜號「國一」。 

景雲二年，冬不下雪，詔法藏大師入禁中問之。師曰：「有經名《隨求即得

大自在陀羅尼》，若能結壇作法，寫是咒語，投於龍湫，應時必獲。詔可其請。

遽往藍田山悟真寺龍池所作法，未旬大雪。表奏上聞，制報曰：「敕華嚴師，啟

請祈恩，三寶流慈，兩度降雪。精誠上感，遂乃盈尺。」慮不周洽，且未須出，

及六出遍四方，復降詔曰：「敕華嚴師，法體如何！焚香纔畢，旋降瑞雪。雖則

如來演貺，實由啟懇誠切。」 

三、加封 

加封，對和尚而言，是皇帝對其引導進入佛法領域的法師，一種感恩圖報的

方式。也是表達對其德行之崇尚，可為群眾效法之對象。 

貞觀六年，太宗詔杜順和尚入見，賜號「帝心」。 

上元元年，高宗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法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18

神龍元年，平叛張易之等凶徒後，帝賜法藏大師以「鴻臚卿」職。 

 

景龍二年，中宗禮法藏大師為菩薩戒師，賜號「國一」。 

先天元年，賢首法師法藏寂。贈「鴻臚卿」，葬神禾原。敕謚「賢首」。 

                                                 

18 據《佛祖統紀》卷 29（大正 49，p.293a）、《釋氏稽古略》卷 3（大正 49，p.821a）、《隆興編年

通論》卷 14（卍續 130，p.280a，反面）之記載，法藏受具戒及賜號「賢首」，是武則天在萬歲

通天元年降所下的旨意。然法藏 28 歲出家時為咸亨元年（670），至萬歲通天元年（696）法藏

已經 54 歲。筆者以為法藏受具戒在出家後四年，即上元元（674）之可能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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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十一年，四月帝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因以妙法清涼帝心，賜

號清涼法師，教授和尚。19

貞元十五年，澄觀大師受詔「鎮國大師」號，進「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

節，復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 

 

元和五年，帝敕有司，別鑄金印，遷賜澄觀大師以「僧統清涼國師」之號。

至穆宗、敬宗朝，悉封「大照國師」。 

開成元年，文以澄觀大師百歲壽誕，賜衣財食味，加封「大統國師」。 

開成三年，澄觀大師寂。敕謚仍號「清涼國師」，賜塔額曰「妙覺」。 

太和二年慶成節，文宗詔宗密法師入內殿問法。賜紫方袍，敕號「大德」。20

宣宗朝，追謚圭峰宗密大師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 

 

四、護法 

護法的範圍容攝廣泛，這裡所指的是唐皇對華嚴五位祖師的四事供養。其餘

或分別歸於度僧、建寺、譯經、講學等類，此不贅述。 

智儼和尚晚年弘法講《華嚴》時，當時的皇太子（應為後來的唐高宗）常頻

命府司優事供給，使和尚法輪常轉不輟。21

法藏大師承旨於太寺講百千經時，時屬端午，天后曾遣使送衣五事。

 

22

                                                 

19 據《釋門正統》卷 8（卍續 130，p.456b，正面）、《佛祖統紀》卷 29 及 41（大正 49，p.293b、
380a）所載，澄觀受詔入內殿講經、受賜清涼國師之號，為貞元十一年。而據《佛祖歷代通載》

卷 14（大正 49，p.609c，則為貞元十二年。 

其書

曰：「蕤賓應節，角黍登期，景候稍炎。師道體清適，屬長絲之令節。承命縷之

嘉辰，今送衣裳五事，用符端午之數。願師承茲采艾之序，更茂如松之齡。永耀

20 據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 134，p.277a，反面）、《釋門正統》卷 8（卍續 130，p.456a，
反面）《釋氏稽古略》卷 3（大正 49，p.821c）記載，文宗詔宗密入內賜紫方袍並敕號之年，為

太和二年；若據《佛祖統紀》卷 29 及 42（大正 49，p.293c、385b）則為太和九年。 
21 參見法藏《華嚴經傳記》卷 3（大正 50，p.163c）。 
22 五事是指塗香、華鬘、燒香、飲食、燈明等五種供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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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燈，常為導首。略書示意，指不多云。」23

證聖元年三月，法藏於東都大遍空寺譯經時，則天太后時幸其寺，親受筆削，

施供食饌。 

 

太極元年十一月二日，太上皇睿宗因法藏大師壽誕，賜衣財暨食味。誥曰：

「敕華嚴師，欣承載誕之祥，喜遇高禖之慶。乘茲令日，用表單心。故奉法衣，

兼陳湯餅。願壽等恆沙，年同劫石。別賜絹二千匹，俾贍興福所須。」 

開成元年，以澄觀清涼國師百歲壽誕，文宗賜衣財食味，加封大統國師。 

五、度僧 

「弘法須人，度僧為要。」24

咸亨元年，法藏年二十八，屬榮國夫人奄歸冥路，則天皇后廣樹福田度人，

則擇上達僧，捨宅乃成太原寺。於是受顧託者連狀薦推，由是法藏奉敕削染於太

原道場，並詔為住持。 

唐朝時有度僧制度，須逢國家有盛大典禮時，

才會舉行。並以試經而取德業精明者度之。亦有由有德之者薦舉，方得度者。私

度者較少。 

另據《法界宗五祖略記》，言澄觀大師為天寶七年，奉恩試經得度者。25

六、建寺 

 

建寺若由皇帝玉成，則可使主持者，更無憂經濟上之不足，亦能吸引各方遊

僧長住。華嚴宗創宗前起建的華嚴寺，就是法藏大師向唐皇奏請所建成的。 

景龍二年，法藏大師奉詔祈雨獲瑞應後，即秦請於兩都（即長安、洛陽）及

吳、越、清涼山等五處起寺，均標榜「華嚴」之號，仍寫三藏並諸家章疏貯之。

尋復請許，雍洛閭閻爭趨梵筵，普締香社。於是乎像圖七處，數越萬家。 

                                                 

23 詳見新羅‧崔致遠《大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第四科（大正 50，p.281b）。 
24 語見《祖統統紀》卷 51（大正 49，p.453a），貞觀二十二年玄奘之言。 
25 據《釋門正統》卷 8（卍續 130，p.456a，正面）所載澄觀奉恩得度之年，與《法界宗五祖略

記》（卍續 134，p.275b，正面）同為天寶七年，澄觀十一歲時；而據《釋氏稽古略》卷 3（大

正 49，p.821b）與《神僧傳》卷 8（大正 50，p.1004b）則澄觀為十四歲時遇恩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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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譯經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主持。《八十華嚴》、《四十華嚴》和晉譯《六十華

嚴》的補譯闕文，就都是在唐代宗成的。曾參與此譯場者，五祖中，只有法藏和

澄觀。 

永隆元年，法藏奏請與日照三藏補譯晉譯六十卷本《華嚴經》之缺文。就於

西太原寺，譯出〈入法界品〉內兩處脫文。一從摩耶夫人後，彌勒菩薩前，中間

天主光等十善知識；二從勒菩薩後，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中間文殊

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 

證聖元年三月，詔法藏於東都大遍空寺，同實叉難陀再譯《華嚴》。弘景、

圓測、神英、法寶諸德共譯，復禮綴文，藏為筆受。次移佛授記寺譯，至聖歷二

年十月八日譯畢。為八十卷本《華嚴經》。 

貞元十二年，德宗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師（澄觀）入京，詔

其同罽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荼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師承睿旨，於六月五日為始翻

譯，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命僧寂光依律說欲云：「皇有國事因緣，如法僧

事，與欲清淨。」至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譯就，共四十卷，進上。 

八、講學 

《華嚴經》和華嚴宗的理論，一般信眾較不易理解，要使群眾信仰，講學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上元元年，法藏受詔於太原寺講《華嚴》（指六十卷本）。 

延載元年，法藏法師講《華嚴經》至〈十地品〉時，天華四散，五雲凝空，

崇朝不輟，香彩射人。 

登封元年，帝詔賢首國師於太原寺講大經（指《八十華嚴》）。 

聖歷二年十月，敕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 

泊臘月望前三日晚，講至華藏世界海震動之文，講堂及寺宇欻然震動。當寺

龍象，具表奏聞。十九日御筆批答云：「因敷演微言，弘揚秘賾。初譯之日，夢

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而標異。斯乃如來降跡，用符九會文耳。豈朕庸

虛，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惕於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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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一生前後講《華嚴經》三十餘遍，且擅長譬喻，更具吸引聽眾的力量。

史載其曾為「不了無盡法界重重帝網義者，又為設巧方便，取鏡十面，八方安排，

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燈以照之，互影交光，學

者因曉剎海涉入重重無盡之旨」。26

貞元十五年，帝誕節，德宗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澄觀入內殿，闡揚大經。

師陞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跡。我佛得之，

妙踐真覺，廓盡塵習。融身剎以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

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華嚴經》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

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

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黷聖聰，退座而

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

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由是中外台

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之。 

由此，輪下從學如雲，莫能悉數。 

九、授戒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曾設置十大德，令其管理僧尼，網羅法務 27

太極元年七月，彗星現。睿宗詔華嚴和尚（法藏）為菩薩戒師，受心地戒。

，如為

僧眾授具足戒等，法藏即是唐高宗上元元年降旨命此十大德為其受具足戒。而白

衣願受佛教戒律之約束，則為顯示他奉行實踐的決心。景龍二年，法藏法師與百

法師祈雨獲應，中宗禮為菩薩戒師，並賜號國一。 

28

太和五年，文宗受心戒於澄觀大師，誓不食蛤。 

 

十、著作 

華嚴祖師某些著作，是奉詔而作的，一方面顯示唐帝深入經藏的求知慾，一

方面則能令佛法，更加普遍適應社會各階層，而且流傳更久遠。 

                                                 

26 見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 134，p.274b，反面）。 
27 見中村元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唐朝與僧官〉（台北：天華出版社，民 73），

p.220。 
28 另據《佛祖統記》卷 40（大正 49，p.372c）載，睿宗請法藏大師為他授菩薩心戒時為景雲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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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貞元年間，帝詔澄觀令造《新譯華嚴》後分經疏。澄觀奉旨，撰述後

分《疏》十卷、《行願品經別行疏》一卷。當時的皇太子（後來即位之順宗），亦

曾請述《了義》一卷，並《食肉得罪因緣》一篇。另七聖降誕節對御講經談論文，

兼一家詩牋表章，總八十餘卷。 

十一、與皇族政要的交往 

唐代皇室中，由於皇帝的禮遇華嚴宗，賜予華嚴祖師特殊的榮譽，吸引了許

多名士的信仰華嚴，也成為祖師的朋友。比較下，法藏、澄觀、宗密與皇族政要

交往是更為頻繁。由傳記中的記載可以看出，法藏當時與唐帝的關係最為密切。

而據《宋高僧傳》，記錄許多權貴名臣與澄觀的交遊，相國齊抗、韋太常渠牟是

結交最深的；其他如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錢徽、歸登、嚴

綬、孟簡、韋丹等，他們都是欽慕清涼國師的德風，跟從他學習或受戒而成為朋

友。 

另外，與宗密往來的名士，在冉雲華著《宗密》一書中，曾探討到當時政壇

中李逢吉、白居易、劉禹錫、蕭俛、溫造、裴休、李訓等經常來往 29，尤與裴休

之過從甚密。據清‧續法著《法界宗五祖略記》載，相國裴休是宗密「深入堂奧

而為外護」30的弟子。在裴休為宗密所撰的《圭峰禪師碑銘》中，自述：「休與

大師，於法為昆仲，於義為交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31另外，由

《舊唐書‧李訓傳》中載「訓與密素善」，得知宗密平日就與李訓感情良好，傳

中敘及當年發生「甘露之變」時，他曾經為了救李訓，遭受波及，險被殺害，但

在緊要關頭，仍表現出無畏的精神，還說：「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

其分。」。32可見宗密的交遊廣闊，或許是受他慈悲心懷的影響，難怪裴休為他

手撰碑文的時候，形容他是「真如來咐囑之菩薩，眾生不請之良友」33

                                                 

29 有關冉華探討宗密與政壇名士交之情形，詳見其著作《宗密》（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民 77），p.29-37。 

。 

30 見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 134，p.277a，正面。 
31 見裴休《佳峰禪師碑銘》，《全唐文》卷 743。 
32 詳見《新唐書》列傳卷 104〈李訓傳〉。 
33見裴休《佳峰禪師碑銘》，《全唐文》卷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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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唐帝崇佛的原因：正信與迷信之差別 

許多研究中國佛教的現代學者，當他在探討唐代佛教發展的情況時，經常可

以見到類似如下的文字敘述： 

「唐代諸帝對於佛教的態度，出於真正信仰者較少，普遍地是從政治上考

慮。」34

或者是 

 

「唐王朝（中略）除了武宗李炎是反佛的以外，其餘的，大體上都是扶植

利用佛教的。」35

甚至更有人認為 

 

「在中國的諸帝王中，則天武后是在政治上徹底利用佛教的統治者。」36

諸如此類。 

 

然筆者在此姑且不去論述唐代佛教的發展與唐有關「政治考量」或「扶植利

用」的層面。因上述的唐皇崇信佛教，護持佛法不落人後的舉動，已是不容爭辯

的史實。筆者所關心的，是想就這些史實，單純地來了解唐帝的信仰佛教，究竟

是正信或是迷信？ 

然而，僅遷就這些有限的記事，要來判別唐皇的正信與迷信，是很難有一個

清楚的分際，也很難做出一個客觀合理的評斷的。因此，在此筆者將從五個角度，

分別地來加以探討。 

一、從所列舉的史實來探討 

通常，人們給予迷信的定義是對事情的真相，不分、不辨，過份盲目地順從。

                                                 

34 見杜繼文，任繼愈編著《佛教史》（台北：曉園出版社，1995），p.280。 
35 見郭朋《中國佛教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82），p.150。 
36 見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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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信則是仰賴理智的分辨，而生出堅定的信心，此信心不因遭逢諸異道而稍生

疑念。 

從上述有關唐皇諸帝請法求知的史實來看。例如，唐德宗貞元年間，頻頻詔

請澄觀入內殿，開示新譯《八十華嚴》宗旨及講《華嚴經》。又，順宗未登基前，

曾問心法於澄觀，澄觀回答他的書信後，還為他作「心要」一卷，內容陳一乘心

道，直指法體，正顯自心，這是有關深入修行實踐的問題。元和年間，憲宗曾詔

問澄觀華嚴所詮之法界。女皇帝武則天也曾詔法藏大師問法，及問六相十玄之

旨。這種屬於難以理解的哲學方面的問題，華嚴的祖師們屢次受詔入宮，為唐皇

解答他們對佛法的疑慮。 

從唐帝們得到祖師們回答後的態度來看，唐帝們對所得的回答，是給予肯定

的評價並且深加讚許的。也因為這樣，唐帝們對於教導他們的和尚加以信任與護

持，除了賜以國師或教授和尚等封號，以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外，供養三寶、支持

譯場譯經、給予對群眾講經弘法的機會、華嚴寺的建立、華嚴的著述立說，及其

他廣度僧尼等護法的事項，樣樣躬親實踐。其中幾位唐帝，甚至還受了菩薩戒，

顯示他們發願身體力行的決心。 

這種種事證，不難發現唐帝們並非一味地崇信，而是經由解除對法的疑惑，

了解佛法內容後，進而肯定自己的信念，而採取實踐修學、護持佛法的舉動。這

恰好合乎佛教修行信、解、行、證次第的前三步驟。 

二、從詔文來探討 

筆者從幾位唐帝他們為政策施行而頒布的詔文中，得知他們對於佛法認知的

程度。舉例來說，太宗在某次詔告天下，準備廣度僧眾的文中，有一段敘述： 

「其天下諸寺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尼。……，務須精誠德業，無問年

之幼長。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

無人可，亦任其闕數。……。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

怪；或謬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贓賄；或鑽膚焚指，駭俗

驚愚。……。有一於此，大虧聖教。朕情深持護，必無寬捨。……。務使

法門清整。……伽藍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37

                                                 

37 引自《全唐文》卷五，太宗〈度僧於天下詔〉，p.23。在另一紙太宗〈佛遺教經施行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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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段詔文中，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對佛教的了解和正信。他希望度的僧眾是

學問德行都很高的弘法人才，不分長幼，寧缺勿濫，並且希望當時的佛教僧團是

清淨無染的。 

而在另一段他〈為戰亡人設齋行道〉的詔文中，則可直出太宗對佛陀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弘濟眾生出輪迴苦的教法，有相當的體驗。詔文中說： 

「竊以如來聖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為重，永言此理，彌增悔懼。

今宜為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為建齋行道，竭

誠禮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

藉此宏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38

就像睿宗李旦曾經說過釋典確有「拯人化俗」

 

39的教化之功能。不但能安定

社會與安撫民心，唐帝的大赦天下及禁斷屠殺 40

三、從所興辦之慈善事業來探討 

，也深受佛法慈悲感化而頒布施

行。 

談到唐皇因深受佛法感化而施行大赦天下及禁斷屠殺，就必須說到唐代設在

寺院裡相當著名的一個慈善機構──悲田養病坊。 

這個機構首創於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4），原本是兼管悲田 41、治病、施

藥三院的社會事業機構。42起初統一派遣俗官管理，開元五年（717），宋璟、蘇

頲等人上奏言：「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

按此分付其家。」43

                                                                                                                                            

唐文》卷九）內容中，亦可看出其對佛教的了解與正信。 

玄宗未答應。開元二十二年（734），玄宗下詔，又將京城內

的貧兒全部收容於各寺院的病坊。會昌法難之後，因掌管養病坊的僧尼都已被迫

還俗，悲田坊沒人主持，恐怕貧病者求救無門，困窮無依，李德俗才奏請改為「養

38 詳見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全唐文》卷五），p.19a。 
39 參見《舊唐書‧睿宗本紀》。 
40 《舊唐書‧武宗本紀》中載：「齋月禁斷屠殺出於釋氏國家」。卻由於武宗個人對宗教之好惡，

於會昌年四頒布〈除齋月斷屠敕〉（《全唐文》卷 77）而廢。 
41 悲田與敬田、恩田合稱三福田。以悲愍之心救助貧困，能得無量之福分，故救濟貧困或救助

貧者皆稱為悲田。《像法決疑經》謂，佛、法、僧三寶為敬田，貧窮孤老乃至蟻子等則為悲田。

依准此義，唐代時有悲田院之設立。 
42 參見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2》（台
北：華宇出版社，民 77），p.211。 

43 李德裕〈論兩京及譜道悲田坊狀〉（《全唐文》卷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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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坊」，全部由俗官來接管。44

由「悲田出於釋教」

 

45

四、從唐皇所撰序文及讚文來探討 

一語，可以知道，原來唐皇最初在寺院設置悲田養病

坊，是受到佛教信仰的影響，也可看出唐皇頗信解佛教布施受福的觀念。 

幾位信佛的唐皇，曾為當朝翻譯的佛經寫序文，或為他們所崇奉的和尚製讚

文。從這些序文或讚文中，也可看出撰作此文的唐皇，對佛法了解的情形。舉中

宗所作〈賢首國師真讚〉為例 46

「宿植明因，專求正真，奄園晦跡，蓮界分身，闡揚釋教，拯濟迷津，常

流一雨，恒淨六塵。辨圃方開，言泉廣濬，護持忍辱，勤修精進，講集天

華，微符地震，運斯法力，殄慈魔陣。爰標十觀，用契四禪，並斷煩惱，

遐祛蓋纏，心源鑒微，法鏡瀓懸，慧筏周運，慈燈永傳。名簡紫宸，聲流

紺域，梵眾綱紀，僧徒楷則，鎮洽四生，曾無懈息，播美三千，傳芳百億。」

，讚文中言： 

47

從這篇贊文中，除了看出中宗對法藏的讚賞外，也顯示他對佛教修行內容和

目的有相當深刻的了解。 

 

再舉武后為《八十華嚴》所作的序文來談 48

「雖萬八千歲，同臨有截之區；七十二君，詎識無邊之義。由是人迷四忍，

輪迴於六趣之中；家纏五蓋，沒溺於三途之下。及夫鷲巖西峙，象駕東驅。

慧日法王，超四大而高視；中天調御，越十地以居尊。包括鐵圍，延促沙

劫。其為體也，則不生不滅；其為相也，則無去無來。念處正勸，三十七

品為其行；慈悲喜捨，四無量法運其心。方便之力難思，圓對之機多緒。

混太空而為量，豈算數之能窮？入纖芥之微區，匪名言之可述。無得而稱

者，其為大覺歟！」

，序文中有一段敘述言： 

49

                                                 

44 參見同上文。 

 

45 同註 43。 
46 其他讚文參看《全唐文》卷 67；穆宗〈南山律師贊〉，及卷 75：文宗〈華嚴四姐清涼國師像

贊〉等。 
47 見《全唐文》卷 17。 
48 其他唐帝為佛經所撰序文，散見於《全唐文》卷 9、10、15、17、19、49、55、63、97。 
49 高宗武皇后〈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全唐文》卷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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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小段序文中，看出武后對佛教苦集滅道四諦理，及因果輪迴觀念的了

解透徹，也明白表達對佛陀修行證道而被稱成為大覺者之肯定，是值得令她歸依

崇信的對象。 

五、從「依法」或「依人」來探討 

筆者由以上的探討，發覺諸位崇信佛教的唐皇，大都已經深入了解佛陀教法

的內容，雖然為他們歸依、受戒的是祖師們，但其所歸依的對象卻是三寶 50

有句話說：「非器不敏，用者使然。」或許大部份宗教的成立，都是本於善

的，但是卻會因為信仰的人作為失當，而產生反效果。「會昌法難」就是起因於

唐武宗篤信趙歸真等道士之言，而產生的一次最嚴重的滅佛事件。

，他

們所依循的是佛陀慈悲的教法，並不排擠外教的存在。這與唐武宗崇信道教的情

形，最大的差別就是在「依法」與「依人」的不同。 

51

唐武宗因為寵信道士趙歸真等人，相信他們有一套「長生之術」可習。但「人

生而無不死」，武宗非但沒有去分辨他們言語的真偽，且一味地迷戀他們所謂「長

生」之術。任憑他們的蠱惑，唆使他受法籙、改名、服食「長生藥」，甚至廢除

佛教。

 

52信佛的唐帝，深解佛法意趣，受到佛法的感化，仁民愛物，施行大赦天

下、齋月斷屠、在寺院中設立悲田院 53以救濟孤苦等仁政；武宗卻相信道士之言，

廢除齋月斷屠令，滅了佛教。掌管悲田院的僧尼被迫還俗後，悲田院只得關閉，

使許多貧苦的病人不知所措。最後不僅自己因服食「長生藥」而喪失身命，還留

給後世的人一個「非明智之不惑者」54

一個人在決定信仰某一個宗教之前，除了應用智慧來分辨所信仰的宗教之內

容外，還必須講求「依法不依人」，這也是正信與迷信最大的不同。相對於武宗

的信仰，更可以看出崇信佛教的唐帝正信的程度。 

之醜名。 

                                                 

50 即佛、法、僧三者。 
51 關於唐武宗毀佛事件，筆者於下一個部份將作較為詳細之探討。 
52 參見郭朋《中國佛教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82），p.219。 
53 唐代悲田養病坊的設立，參見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世界佛學名著譯

叢 42》，台北：華宇出版社，民 77），p.211。 
54 語見《新唐書‧武宗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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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武宗毀佛之因緣 

唐代佛教發展到後來，在宗密圓寂後四年，發生了唐武宗毀佛的事件，給整

個佛教帶來了沈重的打擊。華嚴宗的傳承與發揚也邁向衰微，史稱「會昌法難」。 

唐武宗李炎，是穆宗第五子，在位期間只有六年。他是有唐一代所有的皇帝

中唯一堅決反佛的皇帝。據《舊唐書‧武宗本紀》中記載： 

「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

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 

說武宗在藩時，就喜好道教有所謂的「長生之術」。才剛剛即位不久，就召

集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到宮裡，在三殿修金籙道場，武宗並親自到三殿，於九

天壇受「法籙」。當時，雖有右拾遺王哲上疏諫武宗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

當」。疏是奏了，但武宗仍是「不省」。55

會昌元年（841）六月，武宗封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

學士，並賜號廣成先生。還令道士趙歸真在宮中修法籙，當時的左補闕劉彥謨上

疏切諫，後來被貶。 

 

那時的唐武宗因為立志學神仙，什麼人的話都聽不進去。在會昌四年（844）
三月，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自己也跟從他學習道術。趙歸真

乘著受寵於武宗，於是「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56

會昌五年（845）正月，武宗敕造「望僊臺」於南郊壇，道士趙歸真特承恩

禮。有諫官上疏給武宗勸諫此事，但武宗仍不採納。後來，趙歸真知道自己已被

議論，趕緊向武宗推舉道士鄧元起，說他有長生之術。武宗信以為真，派遣中使

迎進。往後，趙歸真、鄧元起、劉玄靖為鞏固道教地位，便聯合起來，不但極力

排斥詆毀釋氏，並且向武宗請求拆毀佛教寺院。 

沒想到妄求長生不老的武宗，真的把他的話奉為金科玉律般地相信著。 

會昌五年四月，武宗下敕要祠部檢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數。對佛教寺、僧進

                                                 

55 參見《舊唐書‧武宗本紀》。 
56 見《舊唐書‧武宗本紀》。 



 

 - 22 - 

行調查統計，作為踏出滅佛行動的第一步。檢括統計的結果，全國寺宇共四千六

百所，招提、蘭若約四萬所，僧尼共二十六萬五百眾（實際上應不只此）。同年

的七月，敕令合併減少天下佛寺以後，逐步開始採取了滅佛的措施。57

唐武宗毀佛的經過，自然是慘不忍睹，拆寺，逼迫僧尼還俗，把寺院的佛菩

薩像、鐘磬等，是銅作的就繳交鹽鐵使，打造成錢幣；鐵作的繳交本州，鑄為農

器；金、銀等作的銷付度支（等於現在的財政部），只有用土、木、石等材料的

像，才可以留在指定不拆的寺裡。在同年八月，詔告天下，宣布滅佛的結果：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

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並把留下來的僧尼，隸屬管理外國人的部門來管轄。也就是把佛教中出家的

僧尼看作是外國人，來顯明佛教是外國之教。將滅佛前後的數目兩相比較，佛教

真的幾近慘遭滅教。 

原本唐朝開國之初，道者便託言以同是姓李的道教神仙李耳，為唐皇室的遠

祖，以使皇族與道者構成血統之關係，唐皇因帍貶抑佛教。58

這就難怪為什麼《舊唐書‧武宗本紀》的史臣要說他 

好不容易到則天武

后，佛教地位超越道教，佛教得以發揚光大，華嚴思想的弘揚，也開始活躍起來。

現在，又碰上一個幻想「長生」而偏信道教的唐武宗。他忘記了秦始皇妄求長生

不死的教訓，一心一意想學神仙之道，無法分辨真偽，聽從道士所虛構能夠長生

不老的謊言，及其反佛之論調而進行滅佛。不料，卻在隔年（會昌六年）三月壬

寅，自己因服食道士所給他的「長生藥」而顯得喜怒失常，全身發疽，病情危急。

幾天後，不能言說，於是在三月二十三日駕崩。當時的年紀才三十三歲。 

「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不悟秦王、漢武之非，蓋惑於左道之言，

偏斥異方之說。」 

《新唐書‧武宗本紀》中歐陽修也批評他 

「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見其非明

智之不惑者。」 

                                                 

57 關於武宗實施毀佛之措施，參見郭朋《中國佛教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82），p.218-222。 
58 參見印順《華雨香雲‧道教反佛的伎倆》（台北：正聞出版社，民 62），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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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華嚴宗發展之影響 

由於華嚴思想在唐代受到唐帝的崇尚與推廣，大力護持，使得華嚴宗在佛教

界的發展中嶄露頭角，並迅速地在唐代流行起來。 

唐初，高祖李淵不信佛法，視道教主李耳為遠祖。武德八年（625），詔敘三

教先後為道、儒、釋。59又因聽任當時的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請求罷廢，詔文

已於武德九年（626）下達 60，若非遇到「玄武門之變」61

唐太宗貞觀年間，統治地位日臻穩固，唐王朝對外交流逐步擴大，經濟、文

化蒸蒸日上，對道、儒、釋政策不變。但太宗已信佛並了歸依了三寶，對甫從印

度留學歸國的玄奘大師更是禮遇。護持其譯經和講經等活動，並促使法相唯識宗

建立。此時，杜順已有華嚴義理初步構思。太宗與杜順和尚已有接觸，屢次詔入

內殿問佛法大要，後賜杜順為「帝心尊者」。影響力所及，宮廷內外，朝中大臣

及百姓，歸信的很多。 

，佛教可能早已遭遇

滅佛法難。 

唐高宗從小就是一個孝子。他佛、道並奉，不但未改高祖以道為先的政策，

也遵循太宗之優禮玄奘，贊助其譯經，繼續成為唯識宗的有力支柱。這時智儼開

始起步專修華嚴，但到晚年才開始弘講華嚴哲理，在高宗的護持下，傾力研究《華

嚴經》以及其他大乘經典，並著手選述解釋《華嚴經》之著作，奠立了華嚴宗之

成立基礎。 

直到女皇武則天實質上掌握唐朝政權，昇釋教於道教之上，62

法藏自咸亨元年（670）出家，即與唐皇有大因緣

佛教倍受崇

奉，華嚴宗出現了轉捩點。武后是法藏在弘揚華嚴思想期間，最大的護法。 

63

法藏一出家，便受詔為住持，受具戒後即開講華嚴，以後陸續的一面宣講華

，這使得法藏推廣華嚴

的弘法活動，顯得更加簡便與容易。 

                                                 

59 參見慈怡法師《佛教史年表》（高雄：佛光出版社，1987），p.80。 
60參見慈怡法師《佛教史年表》（高雄：佛光出版社，1987），p.80。及《舊唐書‧高祖本紀》。 
61 皇太子們爭位的變故，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謀殺害秦王李世民，事敗反遭誅殺，後

高祖詔立秦王為皇太子，因變故發生在玄武門，故稱「玄武門之變」。參見《舊唐書‧高祖本

紀》。 
62 據慈怡法師《佛教史年表》（高雄：佛光出版社，1987），p.95。記武后將釋教昇於道教之年為

天授二年（691）。 
63 有關法藏出家之因緣，參見本文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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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一面又進行《華嚴經》的翻譯，每逢感應祥瑞之兆時，唐皇即下詔表彰。《華

嚴經》一經譯出，加上法藏的著作解釋，弘講的助力，使民眾益發了解華嚴。唐

帝的推廣助長，使信眾日益增多。後因唐帝屢次詔法藏大師以經咒法遏止寇虐、

祈雨、祈雪，彌不皆獲瑞應，令皇室內外對法藏深生信任，法藏趁此奏請起建華

嚴寺。自此，有了所依據的經典──《華嚴經》，也有弘揚的根地，經濟力也有

後盾，更重要的是，恰好遇到唐帝的全力支持，華嚴思想的盛行，因緣成就。 

法藏圓寂後，華嚴宗的傳承曾一度中斷，直到澄觀起而專研華嚴，繼續華嚴

的弘傳，在這期間，德宗皇帝是澄觀弘法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支柱。 

澄觀平常早已在為大眾講說《八十華嚴》以及所著《疏》、《鈔》。德宗聽到

風聲，詔他入京，問佛法大旨，並延入譯場翻譯《四十華嚴》。還時常安排澄觀

至殿內，向群臣開示《華嚴》宗旨、闡揚《華嚴經》，及詔其造《四十華嚴》經

疏，解釋《華嚴經》，這是不可多得的機會，使得華嚴的哲理，能普及於一般群

眾，廣為流布，講次前後共有五十遍之多。自德宗奉其為清涼國師後，澄觀的名

聲廣傳，中外台輔重臣，皆同他受八戒禮。朝中多位大臣都請澄觀為他們寫書，

使澄觀的華嚴思想，更深入皇室家族。 

正因為澄觀國師的名聲遠播，而到了宗密這位能為其續弘華嚴、闡揚一乘圓

頓教法的法子，他不但繼承澄觀的禪教結合之說，並會通內外教，化解當時政、

教衡突危機。 

憲宗元和年間，宗密偶得澄觀所撰《華嚴大疏》二十卷及《大鈔》四十卷，

閱後心中疑雲即除，如撥雲見日，自此便開始弘揚華嚴。後來，經澄觀收為法子，

便跟著澄觀學習。64

唐文宗太和年間，宗密受賜紫袍，敕號大德。於是朝中重臣，開始歸依信佛

的很多。宗密也因為結交多位朝中公卿，為他興顯華嚴思想，增長了一分助力。 

經過數年請益後，宗密長期住在終南山靜修，並遍閱藏經，

也開始他的著作生涯。 

華嚴宗的開展，由於獲得了朝廷的普遍支持與推崇。領導階層的率先信仰，

產生出一股強大的社會影響力，直接推動一般民眾的信仰。這種推動，使得華嚴

思想的提倡，發揮了相當重大的作用與幫助。 

                                                 

64 因「泰恭斷臂」事件，澄觀收宗密為法子，其過程有戲劇性的發展，參見冉雲華《宗密》（台

北：東大出版社，民 77），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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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經由本文的探討，發現幾位崇信佛法的唐帝，對華嚴五祖在弘揚華嚴思想的

過程中，給予相當大的支持與扶助，對華嚴宗及整體佛教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

影響。華嚴宗在君權的保護下，教法得以遠佈，寺院也得以維持。據說，唐代的

佛教，發展到極盛時，曾出現道教徒棄道為僧的現象。65佛教的發展，也傳播到

東亞世界，包括渤海、朝鮮、日本、越南的東亞佛教圈。66

有句話說：「佛法盛衰，常與帝道相望，帝之盛，莫甚於唐，佛法因之，大

振於中夏。」

若不是因為唐武宗不

信佛而毀佛，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必能寫下更輝煌的一頁。 

67意思是說：佛法的盛衰，常常是跟帝王的權力盛衰相應，佛教在

唐代盛行，因為有帝王的崇信與護持，才能大大的發展起來。68

不容忽視的是，在這個中央集權制度下的統治帝王，他必須是一位正信的佛

教徒，才能全力護持佛教的各項弘法活動，和給予佛教自由發展的空間。雖然今

日宗教在憲法保護下信仰自由，如果領導階層信仰佛教，所帶給社會群眾的廣大

影響力和護持佛教發展的助力，應是相同的。 

 

筆者在撰寫本文的時候，感到相當遺憾的是，在筆者的參考資料中，幾乎所

有研究唐代教的史學者，一面倒地認為唐帝對扶植佛教的舉動，不外乎政策的考

量和政治的利用。這也使得筆者在參考之時，一無所獲。所以，僅就史實方面，

憑著筆者本身思考的角度，加以探討，難免落入筆者之主觀意識，思慮尚欠周詳，

有待日後，從更為客觀的角度，繼續研究。 

                                                 

65 參見杜繼文‧任繼愈《佛教史》（台北：曉園出版社，1995），p.287。 
66 參見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收於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2》（台
北：華宇出版社，民 77），p.195。 

67 見宋‧祖琇《隆興編年通論》（卍續 130，p.336b，正面）。 
68 參見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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